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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研究

论唐代乐舞诗与梁朝乐舞诗的差异①

杨林夕
（惠州学院 中文系，广东 惠州５１６００７）

摘　要：唐前乐舞诗最多的是梁朝，为唐代乐舞诗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但与唐朝尤其是中唐乐舞诗相较，梁

朝乐舞诗在描写对象、功能和写作目的三个方面与唐代均有较大的差异：即从梁朝乐舞诗的单纯描摹舞姿舞容的咏舞女

变为唐朝的注重乐舞效果的赞舞艺，从梁朝的审美娱乐功能发展为唐朝的陶情、悟道、政治教化等多重功能，从描摹外物

到抒情言志。实际上表现了两者一为娱乐一为礼乐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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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朝的乐舞诗是唐前数量最多的［１］，但多是涉笔成趣的泛泛而咏，真正描绘乐舞的诗句不多，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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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虽然唐代也有，但是唐代出现了整篇精细地描写舞容舞艺的诗歌，不仅如此，梁朝与唐代乐舞诗还

有娱乐和礼乐的不同特点。

一　梁咏舞女、唐赞舞艺，梁描摹舞姿舞容、唐注重乐舞效果
梁朝有的咏舞诗把重点放在舞者的容颜、服饰、姿态、表情甚至情感上，这些咏舞诗实际上就是以舞

女为表现对象的宫体诗。梁朝乐舞诗除了何逊的《咏舞妓诗》和江洪的《咏舞女诗》外，其他诗题中都没

有出现女性或者美人等字眼，但是他们咏舞就是咏美人，正如宋人吴磈的《优古堂诗话》所论：“古今诗

人咏妇人者，多以歌舞为称。”作为当时宫廷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的歌舞是表现美人们绰约风姿的最佳

情境。萧纲的《舞赋》描写舞女进场、音乐奏起和舞女正式表演的全过程，重点写的是舞女轻曼的舞姿

与娇嗔的情态，构成纯客观的审美境界。与江洪和何逊的《咏舞女》《咏舞妓》写她们衣饰的艳丽和风华

绝代的容色、带电的眼神一样，梁朝咏乐诗很多干脆就以看妓、听妓、咏妓为题，如刘孝绰《夜听妓赋得

乌夜啼》、萧纲《夜听妓诗》、邓铿《奉和夜听妓声诗》和萧统的《咏弹筝人诗》、萧绎《和弹筝人诗二首》和

《咏歌诗》等等。

唐朝乐舞诗则重舞蹈技艺，其描绘舞女是为了表现其舞蹈技艺高超，并以舞蹈效果来衬托舞艺。对

白
#

舞的描写就是典型的例子：梁武帝萧衍的《白
#

辞二首》“朱丝玉柱罗象筵，飞促节舞少年。短歌

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转私自怜。纤腰??不胜衣，娇态独立特为谁？赴君曲前未忍归，《上声》急调中心

飞。”［２］１５２０第一首写舞蹈的只有四个字“飞促节”，三四句是诗人对舞女歌舞、顾盼、娇羞等情状的赏

玩。第二首没有动作描写，都是描状舞女的纤腰柔弱、娇柔独立、流连不舍等情状。而李白《白
#

辞三

首》其三：“吴刀剪彩缝舞衣，明妆丽服夺春晖。扬眉转袖若云飞，倾城独立世所希。激楚结风醉忘归，

高堂月落烛已微，玉钗挂缨君莫违。”［３］１６９８虽然也描绘了舞衣和妆饰的华丽，但似乎是为了突出其手巧，

而“扬眉转袖”的动作和歌“结风”舞“激楚”的表演更是摹状出了舞姿的飘逸优美、歌舞技艺的高超，最

后诗人还以观者“醉忘归”的感受、月落烛残的环境和司马相如《讽赋》中有关音乐的典故来渲染舞蹈的

动人效果，不只是单纯的描服饰、状舞姿，而是具有高度的愉悦美感。唐乐舞诗可谓从梁诗的专注舞女

发展到绘舞女而赞舞艺。

唐朝有繁复精细描写舞姿舞容、乐音乐貌的诗歌。《全唐诗》写舞态有艳舞、妙舞、缓舞、醉舞、乱

舞、狂舞等。其中以前三种最多，据初步统计，艳舞出现１１次，妙舞２５次，醉舞则４５次。
元稹在《胡旋女》［３］４６３０中浓墨重彩地描摹胡旋舞的舞态舞容，白居易亲观乐妓舞《霓裳舞》并做了

精细的描写，但是他们在对舞姿舞态进行或凝练或精细的描写之后，都会写到乐舞的感人效果以衬托舞

技的高超。岑参的《田使君美人如莲花舞北铤歌》［３］２０６３－２０６４２０句诗中写舞蹈效果的有１２句，而对舞姿
的描绘只有５句，其中“慢脸娇娥纤复，轻罗金缕花葱茏”两句是通过写舞女的容饰状舞态，而首先以
“世人有眼应未见”“诸客见之惊且叹”点明舞蹈的惊人效果，接着用“琵琶羌笛和未匝，花门山头黄云

合。忽作出塞入塞声，白草黄沙寒飒飒”侧面烘托舞蹈的特点和感染力：带有异域情调的乐器“琵琶羌

笛”和“出塞入塞”的边声伴奏下的北铤舞使观众联想起边塞战争和塞上风光。“花门山头黄云合”是借

烟尘滚滚天昏地暗的氛围绘写边塞恶战，而“白草黄沙寒飒飒”则借大漠的苍茫、朔风的凛冽比拟“北铤

舞”的刚劲凄紧，不写舞蹈却处处表现了舞蹈的魅力。接着通过与采莲落梅为代表的诸曲的对比突出

其精妙……白居易的《琵琶行》［３］４８３１、韩愈的《听颖师弹琴》、李贺《李凭箜篌引》等诗更让我们领略到了

音乐“移人”“惊天”“泣鬼”的效果。舞蹈是一种人体艺术，但是不能将舞蹈简单地理解为人体美在空

间的展示而只咏服饰和舞姿，因为时装模特也是如此。舞蹈的实质是舞者以律动的方式表现出他们对

生命体验的礼赞，它的目的就在于体验“生命的真实感”。所以这些诗歌在绘状舞姿舞容、乐音乐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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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写到乐舞的感人效果①。

上述诗歌多在对舞姿作了传神的描绘之后简笔点出乐舞的效果，还有一类诗的重点却是以舞蹈所

产生的效应表现舞者技艺的，如李益的《夜宴观石将军舞》“微月东南上戍楼，琵琶起舞锦缠头。更闻横

笛关山远，白草黄沙西塞秋。”［３］３２２３描绘石将军的舞蹈效果：他的舞蹈缠绵清扬使人想起万里关山之外

的故乡，月下之舞与楼外枯草遍地、黄沙莽莽的边塞相得益彰。诗人并没有直接对舞蹈进行描述，而苍

劲凄清之境界全出。

唐代乐舞诗描摹歌舞、赞赏舞艺的同时，反映了乐工艺人们的悲愁苦痛。她们远离家乡和亲人，即

使色艺兼佳或被卖到皇宫、权贵豪吏家，一旦年老色衰或稍不称主人意就非常悲惨。有失宠之悲：李建

勋的《宫词》描写了宫妓失宠的悲哀，“自远凝旒守上阳，舞衣顿减旧朝香……君王一去不回驾，皓齿青

蛾空断肠”；王建的《旧宫人》“先帝旧宫宫女在，乱丝犹挂凤凰钗。霓裳法曲浑抛却，独自花间扫玉阶”，

琴弦犹在乐曲全抛的物是人非，写尽了幽闭一生的宫女的寂寞无奈。有思乡之苦：李益《登夏州城观送

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写唱番歌、舞垂手的胡儿“心知旧国西州远，西向胡天望乡久……故国关山无限

路，风沙满眼堪断魂”［３］３２０６；李贺《龙夜吟》“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

美人望乡苦”［３］４４５３写边塞歌妓的望乡深情。有结局之惨：白居易《琵琶行》通过琵琶女昔日“十三学得

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的红极一时，反衬年长色衰后“嫁作商人妇”、独“守空船”的痛苦；有流落民间

比她更不堪的，如王建的《温泉宫行》中那个“头白人间教歌舞”的梨园弟子；家妓中流落飘零、流离失所

的，如刘禹锡的《泰娘歌》的泰娘，在主人死后流落偏远之地，终日抱乐器哭泣；长孙佐辅的《伤故人歌

妓》更写色艺俱佳的歌妓“愁脸无红衣满尘，万家门户不容身”的悲惨结局。王建的《送宫人入道》、杨巨

源的《观妓人入道二首》和卢纶《过玉贞公主影殿》等都是反映了艺人遁入空门的悲惨结局：“君看白发

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昔日华堂前曼妙歌舞的红颜女，如今是青灯下孤寂凄苦的白发人；而吴烛、

朱放、朱光弼的同题诗《铜雀妓》、罗隐的《铜雀台》借咏史寄托诗人对乐伎向着死人陵墓歌舞的同情。

张祜《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３］５８７２是表同情于宫人无辜就死的悲

惨结局……所以罗隐《听琵琶》说“大抵曲中多有恨”［３］７６４４。

上述乐舞诗在展现艺人的不幸愁苦的同时也寄寓了诗人的理解之同情。艺人的表演是自身情感的

抒发，它同时也调动了观者的情感，即对舞技高超、舞姿优美和乐音动人的赞赏，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表演

者身世遭遇的同情。梁朝乐舞诗写舞女的容饰娇态和乐音舞姿，却没有对表演者歌舞才艺的赞赏，这种

没有欣赏而只是赏玩的态度，决定了他们很难与表演者达到情感的交通与共鸣②，更不会真心理解艺人

们的艰辛、同情他们的不幸。唐朝乐舞诗则不然。如聂夷中《大垂手》：“金刀剪轻云，盘用黄金缕。装

束赵飞燕，教来掌上轻。舞罢飞燕死，片片随风去。”［３］７３７４在以丰腴为美的唐朝，舞者为求掌中轻而节

食、而苦练舞技，结句也许是以赵飞燕对比突出舞者的艺术高超，未使不可看作是对舞女身轻艺高、也许

会为舞蹈付出的悲辛和青春的忧虑。唐朝诗人在欣赏精美绝伦的乐舞、享受美的熏陶和震撼的时候，能

敏锐地意识到舞者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表现了对乐伎的深切同情，这种例子不胜枚举③，真是“弦

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３］４８３１，诗人既赞赏其技艺高超，也

谙尽表演者歌舞中的情意而“今来坐上空惆怅”［３］５８５６倾注无限同情，唐代乐舞诗人可谓知音也！

２２１

①

②

③

如白居易的《与牛家伎乐雨夜合宴》从舞者与观者共同的生命体验对舞蹈进行赞美：“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人间

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３］５２１６《琵琶行》的“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３］４８３１和“江州司马青衫湿”［３］４８３２，刘言史的《王

中丞宅夜观舞胡腾》“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３］５３５４等，不胜枚举。

梁代《白
#

舞》失去了民间歌舞那种清新热情的朴实格调，变成了宫廷艳舞。萧衍和张率、汤惠休等的诗，不能当成歌舞伎人真

心的自白来看。见孙倩《中国古代舞蹈艺术发展史中的重要阶段－汉魏六朝时期乐舞探微》，郑州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４年第２１页。
如张祜《感王将军柘枝妓殁》“寂寞春风旧柘枝，舞人休唱曲休吹”［３］５８５６对已故乐伎的深切怀念；李端的《胡腾儿》“胡腾儿，胡

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３］３２３５表现了对胡腾儿离失故土的深切同情；白居易的《筝》“移愁来手底，送恨入弦中”如《琵琶行》一样对弹筝

女知音般的同情；温庭筠《观舞伎》［３］６７６５“总袖时增怒，听破复含颦”，李群玉《长沙九日登东观楼观舞》［３］６６３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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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梁功能单一崇娱乐，唐功能多样尚礼乐
南朝乐舞已经从先秦时代祭祀的实际功能发展到以娱悦为目的的审美娱乐功能。梁武帝萧衍虽受

传统儒家礼乐教化思想的影响，但他并不蔑弃俗乐，相反，颇为大胆地在雅乐中加入俗乐的成分，创作了

大量写民间爱情的清商乐，大胆挑战儒家传统精神。舞蹈的娱乐功能在梁朝也得到凸显，梁代咏舞诗不

仅对舞姿有充满宫体味的细致描绘，而且直接袒露观者享乐的心态。梁朝的乐舞诗多是展示宴游享乐，

及时行乐，如“眄鼓微吟，回巾自拥”（梁简文帝的《舞赋》），“所美周王子，弄羽一参差”（陆罩《咏笙

诗》），“促宴命妓，衔觞置酒……抚鸣筝而动曲，譬轻薄之经过”（梁简文帝的《筝赋》），于此音乐只是供

人享乐的工具而已……总之，他们色迷迷的眼光中看见的不是舞蹈才能的高超，而是舞女在舞蹈中表现

出来的性魅力，以诱发他们对异性的怜爱和占有的欲望。当然，梁朝诗人这种占有欲在诗中表现得比较

含蓄，甚至将这种怜爱意识对象化，从表演者投射过来，如梁武帝萧衍《白
#

辞二首》。乐伎舞女在这些

诗歌中，难免从一个乐舞艺术的承担者角色堕落到一个单纯呈现美色的角色。因此，他们咏乐观舞的目

的不是为了艺术的熏陶引发向上的力量、灵魂的净化或者审美的提升，而只是娱乐或说娱情练笔而已。

因此，梁朝的乐舞诗多只有单一的娱情审美功能。

唐代乐舞诗展现了乐舞的多重功能。首先体现了陶情的功能：孟郊《听琴》“学道三十年，未免忧死

生。闻弹一夜中，会尽天地情”［３］４２７５的自我排遣；韦庄《村笛》“却见孤村明月夜，一声牛笛断人

肠”［３］８０８７，吴融《赠李长史歌》“一曲凉州泪如雨”［３］７９７０和李颀《古意》“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

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３］１３５５的陶冶感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

江心秋月白”［３］４８３２表现了琵琶乐音如同月色一样洗涤人心。白居易后期常以歌舞自娱，如“欲散白头千

万恨，只消红袖两三声”（《云和》）［３］５０３７、“闻君古渌水，使我心和平”（《听弹古渌水》）［３］４７２６、“耳根得听

琴初畅”（《琴酒》）、“乐可理心应不谬，酒能陶性信不疑”（《卧听法曲霓裳》）［４］２１０５、“本性好丝桐，尘机

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勘消疾……安慰白头翁”（《好听琴》）［３］５０３１，听乐可以让人忘

却烦恼、消愁散恨，甚至可以消除疾病，作用可谓大矣。他甚至还亲自抚琴，自娱自乐：“入耳淡无味，惬

心潜有情。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３］４７６２（《夜琴》）；而看华服美女的歌舞更是让诗人赏心悦目：“看

舞颜如玉，听诗韵似金。绮罗丛许笑，弦管不妨吟”（《清明日观妓舞听客诗》）［３］４９８７。所以在《与牛家伎

乐雨夜合宴》“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３］５２１６中，白居易认为乐舞陶冶性情的功能无可比拟，

可谓快乐胜神仙了。其次是悟道功能：张祜《听岳州徐员外弹琴》“玉律潜符一古琴，哲人心见圣人

心”［３］５８９１；李白《古风》“香风引赵舞，清管随齐驱……行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

尤”［３］１６７６，悟出功成后沉湎于歌舞逸乐的不可长久；孟浩然《听郑五?弹琴》“一杯弹一曲，不觉夕阳沉。

予意在山水，闻之谐夙心”［３］１６３４，在琴声中悟道山水之乐。刘禹锡的“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

波。万古到今同此恨，闻琴泪尽欲如何？”［３］４０７５（《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

诗》）更是伤悼朋友中悟出哲理的名诗。

政治和教化功能在唐代乐舞诗中非常明显。唐朝历来重视音乐的政治功能。唐太宗《咏风》“劳歌

大风曲，威加四海青”［３］１１表达了他的政治意图。张在《晓过南宫闻太常清乐》［３］３２８３中也表达了“审乐

以知政”之意，白居易则强调“始知乐与时政通，岂听铿锵而已矣”（《华原磬》）［３］４７０３。白居易早期重雅

乐的教化功能，其《讽喻乐府》中专写乐舞的诗篇《胡旋女》［３］４７０４《骠国乐》［３］４７０９《七德舞》［３］４７０１《立部

伎》［３］４７０３《西凉使》［３］４７０３等就属于政治讽喻诗，往往在摹音绘舞中寓有讽政教化的目的：《七德舞》“示不

忘本也”［３］４７０１、《立部伎》就是“刺雅乐之替也”［３］４７０３。白居易后期喜欢俗乐，但是将之与国事、教化联系

起来，如《胡旋女》把胡旋舞和国事联系起来，批判玄宗荒淫误国。这体现了他文学艺术与政治息息相

通的文艺观。他在《策林六十四》中说“臣闻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盖政和则情和，情

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做焉……斯所谓音乐之道与政通矣”，亦如其《法曲》所言“法曲法曲舞霓裳。

政和世理音洋洋。开元之人乐且康”［３］４７０２。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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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曾对统治阶级“行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进行讽刺揭露：“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犹衔半边

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尔何”（《乌栖曲》）［３］１６８４，并在《梁园吟》“梁王宫阙

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渌池，空余汴水东流海”［３］１７２０中指出其幻灭的结局。杜甫的乐

舞诗中含有对国事的忧虑、战乱的哀伤，因此，大部分乐舞诗的感情基调沉郁悲慨寓有讽刺。其《城西

陂泛舟》［３］２４０１和《听杨氏歌》［３］２３６６、《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并序》［３］２３６１等都是略写歌舞，粗笔勾勒，目的是

为了寄寓感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对公孙弟子的舞蹈仅用一句“妙舞此曲神扬扬”［３］２３６１描

写，不作仔细的摹状，而着力表现作为健舞的剑器舞所爆发的勇武精神和感染观者使之油然而生的“豪

荡感激”之情，以及作者“抚事慷慨”而发的“五十年间如反掌，风尘贐洞昏王室”的深沉感叹。王嗣爽评

此诗曰：“此诗见剑器而伤往事，所谓抚事慷慨也。故咏李氏，却思公孙；咏公孙，却思先帝；全是为开元

天宝五十年治乱兴衰而发”，以歌舞之事映唐代半世纪的重大变化和自己的沉重心情，可谓“感时抚事

增惋伤”［５］１８１８，即借歌舞写尽唐代五十年兴衰治乱和对时代盛衰、个人流离的感慨。

经过安史之乱后，中唐乐舞诗更将乐舞与政治相关联，对盛世眷恋并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质疑

甚至批评，寄托复杂深沉的情绪和感触，在诗中完成娱乐以外的审美体验。诗人反思时，矛头首先指向

统治阶级的声色犬马、沉迷享乐。而霓裳羽衣舞作为玄宗时期的乐舞代表就成了众矢之的。如李益

《过马嵬二首》“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３］３２１４，李约《过华清宫》“君王游乐万机轻，一曲霓裳

四海兵”［３］３４９６，元稹《冬白
#

》“霓裳才彻胡骑来，云门未得蒙亲定”［３］４６１７，杜牧《过华清宫三绝句》其二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３］５９９７，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３］４８２６。

安史之乱带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人们便有“礼崩乐坏”、淫乐误国的感觉；加之唐玄宗宠幸杨贵

妃和安禄山，而他俩都善跳胡旋舞，所以人们痛恨一切胡舞，认为它们是祸国殃民的代名词，故而立正

声、斥淫乐、退胡舞的呼声不断。元白均有写胡旋舞的《胡旋女》，但两人都不只为写舞女舞姿而是“戒

近习也”和“数唱此歌悟明主”：元稹就其“旋”而联想到此舞的迷惑君王“旋得明主不觉迷，妖胡奄到长

生殿……佞臣闻此心计回，荧惑君心君眼眩”，甚至认为天宝末年君昏臣佞是由其“旋目”而“旋心”的结

果———“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３］４６３０。白居易描写胡旋之美后，也将舞蹈与政治事件联系

起来，将国家衰落归咎于舞蹈：“中有太真外禄山，两人最道能胡旋”，“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

反；贵妃胡旋感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３］４７０４，描绘乐舞的目的是指出它的惑主祸国。

三　梁多描摹外物，唐崇抒情言志
远古诗、乐、舞一体，《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的诗论纲领，说明这其实也有“舞言志”的涵义。

汉代傅毅强调“修仪操以显志”（《舞赋》），即舞蹈艺术必须通过人体有规律的动作姿态来表现情志。

随着东晋俗乐的兴起，梁朝一反传统的儒家传统而张扬享乐，因此乐舞诗中就较少抒情言志。

梁朝的乐舞诗喜欢描绘表演者的动作、容饰，但不是为了展现其歌舞技艺而是为了摹写舞女，不涉

及诗人即观众和听众自身的情感、由音乐舞蹈所表现的情感以及由表演所感发的情感，甚至表演者的感

情也较少涉及，而是带有倡家留客的风尘味的调情或说“传情”的意态。总之，他们较少描绘歌舞技艺

而是重在色态的诱惑力和荡人情思，重艺人的服色舞态而轻歌舞技艺及其所引发的情境。

梁朝舞蹈诗的特点主要是重人轻艺（动作），重色轻情，重色轻才（表演效果），即只有表演、较少写

演出效果和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交流，表现了娱情的倾向。如萧纲的《咏舞》其二１０句诗中真正写舞
蹈的只有“扇开衫影乱，巾度履行疏”［２］１９４２两句，其他都是对舞女和舞姿的描写。梁朝的音乐诗对人物

观赏的兴趣更为突出：听妓听琴等“咏歌”诗中凸显对演奏者外表诸如容貌、情态等的观赏。这种对女

性而不是对技艺的观赏使梁朝乐舞诗注重对表演者眉目脸面服饰情态等细节的描写，如萧纲的“花与

面相宜”［２］１９５４（《和林下妓应令诗》）、“蛾眉与曼脸”［２］１９１９（《小垂手》）、“颜如玉”“流风拂舞服，朱唇随

吹尽”［２］１９５４（《夜听妓》），另如沈约的“殷勤寄玉指，含情举复垂”［２］１６５０（《咏篪》）、“宁知颜如玉”（《咏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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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２］１６５６，沈君攸的“掌上体应轻”［２］２１１２（《待夜出妓诗》），萧绎的“美手过如玉”［２］２０５４（《和弹筝人诗两

首》）、“轻花乱粉色”［２］２０５１（《和林下作妓应令》）……这种对女性五官外貌容饰观赏性的呈现本身就带

有色情意味。因此，无论诗歌中是否有进一步的色情描写或者引向床帏，单是这种男性目光中种种女性

的媚人容貌、情态本身，就是诞生于男性充满性趣欲望的凝视中，这类诗歌的创作动机不是宣泄感情，而

是描摹外物，因此远离了古典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

与梁朝乐舞诗注重对身体凝视的感官描摹相反，唐代乐舞诗多抒情言志。顾况《李供奉弹箜篌歌》

认为优秀的演奏者要“弹着曲髓曲肝脑”，“髓”“肝脑”比喻得以环中又超乎象外的情志、意兴，即说乐

舞诗在反映生活时，在对客观事物外在形迹模拟的同时，更应展示其所唤起的情感和思想。诗人既要抒

情更要言志。

唐代诗人在抒写表演者的舞艺忧怨并借乐舞诗感时伤世、警戒帝王的同时，不忘宣示自己之凌云壮

志、排遣逐臣失意的愁怨。方法有二：

一是借乐舞兴嗟叹。唐太宗《帝京篇十首》：“千钟会尧禹，百兽谐金石。得志重寸阴，忘怀轻尺

璧”［３］２表达了他要用美好和谐的音乐来配合励精图治的思想。唐代单纯描写宴会享乐的诗不多，大部

分赋予丰富的内涵，成为诗人表情达意的工具。如整个南北朝并无咏昭君琵琶之诗，但在唐诗中昭君与

琵琶就联系在一起。在唐代７３首咏昭君的诗中，有相当数量的诗歌超过了事件本身，表现了对色相误
身、怀貌不遇的昭君的同情，借貌美却不被甄选而被迫远嫁的昭君寄寓诗人怀才不遇的感慨。李杜最为

典型。李白的《王昭君》认为“蛾眉憔悴没胡沙……死留青冢使人嗟”是因为“生乏黄金枉画图”，隐晦

地假借昭君寄托自己因无人引荐而才华不得施展之悲愤。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三更是“入宫见妒

与入朝见嫉者，千古同感”［６］２８０。唐朝的琵琶诗还表现在不只是欣赏乐舞，而是“本是胡中乐，希君马上

弹”，要借“欲饮琵琶马上催”书写建功立业的壮志。

有的诗人在讽喻时事世俗中，抒发自己的不平之鸣，如白居易《法曲》“一从胡曲相参错，不辨兴衰

与哀乐”［３］４７０２，戎昱《听杜山人弹胡笳》“世上爱筝不爱琴，则明此调难知音”［３］３００３，赵抟《琴歌》“绿琴制

自桐孙枝，十年窗下无人知。清声不与众声杂，所以屈受尘埃欺”［３］８８３９等等，都在乐音中蕴含自身怀才

不遇、高洁孤独受群小欺压的牢骚怨愤。杜甫乐舞诗更是蕴涵着真切的社会感受，饱寓深刻的人生体

验。《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写开元天宝年间京洛红歌星李仙奴流落夔州，“家人上客

前。哀筝伤老大，华屋艳神仙。南内开元曲，常时弟子传。法歌声变转，满座涕潺盢”，既有对唐代社会

风雨动乱的无限悲思，更借悲仙奴来伤自己的“吊影夔州僻，回肠杜曲煎”［３］２５１２。其《听杨氏歌》“老夫

悲暮年，壮士泪如雨”［３］２３６６也是在听杨氏歌而感叹自己暮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般孤

独、漂泊、多病的不幸。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写琴声从缠绵细腻到雄壮激越到轻盈悠扬的变化，最后如

孤凤高亢长鸣的孤高杰出中“失势一落千丈强”，诗人对琴声“湿衣泪滂滂”［３］３８１９的感受，也隐喻着对自

身命运多舛的伤感①。白居易的《琵琶行》更是典型：诗人从貌美技高、红极一时的琵琶女“老大嫁作商

人妇”而流落江湖守空船的遭遇，想到自己“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慨然而兴“同是天涯沦落

人”［３］４８３１之悲。可谓借琵琶女的哀音传达自己怀才不遇、忠而被贬的哀怨。

二是诗人自歌自舞自遣怀。唐朝有很多专门咏写舞蹈的名篇，也有涉笔成趣之作。后者往往多用

于抒情言志。唐代乐舞表演者既有乐伎也有诗人，兼具怀才不遇的言志之舞和相思爱恋、人事感慨的抒

情之乐。善于演奏的诗人很多，如王维、白居易、温庭筠等，而最爱舞的当属李白，杜甫描绘他“醉舞梁

园夜，行歌泗水春”［３］２４３２（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常常即兴而歌、拔剑而舞，伴随着“会须一饮三百

杯”的豪饮鲸吞和“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放纵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南陵别儿童

入京》）［３］１７９２。李白写自歌自舞的诗句很多，如《九日龙山饮》“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

５２１

① 此诗作于元和十一年。这年韩愈因赞同对淮蔡用兵，而触怒宰相李逢吉、韦贯之，借故降他为太子右庶子。韩愈一直科考和仕

途都坎坷，朝政的黑暗、遭遇的不幸，不免使得豁达乐观的诗人也哀怨，写下这首绘音寄情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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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爱乐留人”［３］１８３７、《东山吟》“酣来自作青海舞，秋风吹落紫绮冠”［３］１７２３、《独酌》“手舞石上月，膝横花

间琴。过此一壶外，悠悠非我心”［３］１８６１等，诗中写到的起舞或高歌，目的都不在于供人观赏，而是诗人自

己在遭遇不同的处境时或兴奋、或孤独、或悠闲情绪的自然流露。《月下独酌》“我歌月徘徊，我舞月凌

乱”［３］１８５９，写自己醉后的月下舞蹈，其兴之所至的翩翩起舞，何尝不是飘飘然倾诉其凌云之志、并对造成

自己“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３］２４３２境况的不合理社会的不满和控诉？

《天马歌》“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３］１６８５，以汗血名马自喻，《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翠娥婵

娟初月辉，美人更唱舞罗衣……此时行乐难再遇，西游因献长杨赋”［３］１７７５，在听乐观舞中回忆自己曾经

豪情万丈地献赋。李白不仅较少描写歌妓表演的乐舞而多写自己和友人的自舞，而且很喜欢写剑舞，且

多是一种兴之所至的自由发挥。如《酬崔五郎中》“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司马将军歌》“将军自

起舞长剑，壮士呼声动九垓”［３］１６９６、《送羽林陶将军》“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３］１８０２等诗中气

势凌厉、风格矫健的剑舞很好地表现了李白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将军们勇武豪雄的气概，其舞蹈艺术和诗

人情感都发挥到了极致。他们酣然而舞，弃绝束缚的一往无前大无畏的精神，正是盛唐气象的写照。另

如《玉壶吟》：“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３］１７１８写李白击壶舞剑，回

忆自己在京横遭毁诬、备受打击的往事，对比曹操①，自己至今未展素志，不禁愤气郁结，高咏涕涟，借酒

难消愁，于是拔剑对月而舞，诗人的愤激之情随着秋月下的豪健舞影倾泻无余。

四　结　语
可见，梁朝乐舞诗是描绘舞女，而唐朝是赞赏舞艺并与表演者进行感情交流而同情其不幸；梁朝乐

舞诗多只具有单一的娱情审美功能，唐朝乐舞诗除此之外有陶冶情操、悟道尤其是政治教化等多种功

能；梁朝乐舞诗多注重对身体凝视的描摹外物，而唐朝乐舞诗描摹舞姿舞态也抒情言志。梁朝乐舞诗在

打破儒家一尊的局面使乐舞成为独立的艺术而高扬诗歌的审美娱乐功能、尤其是对乐舞诗的描写技巧

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却走向了极端，过分注重审美娱乐而将乐舞和女伎作为纯客观的描摹对象，

不仅忽视了抒情言志也完全摒弃了礼乐教化。唐朝乐舞诗却是文道并重，风骨兼备：既描摹乐舞又抒情

言志、既有娱乐又有礼乐、既重审美又重政教。作为唐前乐舞诗最多的梁代为唐朝乐舞诗的繁荣打下了

基础、提供了经验和借鉴［１］３７。唐朝乐舞诗的繁荣既是乐舞艺术和诗歌共同发展的结果，也是扬弃先唐

尤其是梁朝乐舞诗的结果②，而唐代乐舞诗正是唐诗繁荣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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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东晋王敦敲击玉壶，诵吟曹操的名篇《步出夏门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烈士”“壮心”“暮年”三个

词都从曹诗中来，用典说明李白渴望建功立业，这一点正与曹操相同。

梁朝的乐舞诗喜欢写表演者的情态衣饰，而舞蹈动作多集中于衫袖和腰部动作以及相关的裾、袂等容饰……不同的是，唐朝乐

舞诗写表演者的容饰主要是展示表演者的歌舞技艺，展现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注重诗人和表演者之间的情感交流，并将文学、艺术

辐射到社会、人生更广阔的领域。


